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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1980级桥牌队风云桥坛的来龙去脉
宫力

1980 级就是零字班。

零字班桥牌从零到一的灵魂

人物是蒋毅。蒋毅的父亲蒋智翔

是清华力学系教授，也是桥牌界

的元老和高手。在“文革”后北

京举办的第一次桥牌邀请赛上，

当时还在清华附中读书的蒋毅跟

父亲搭档。同队另外一对选手为

丁关根（多年后曾任中宣部部长）

和裘宗沪（中科院著名数学家，

我国奥数运动的鼻祖，多年担任

中国奥数团的总教练）。二人后

来作为国家队员于 1982 年代表中

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

蒋氏父子获得邀请赛第二名以后，

蒋毅这位少年选手顿时成了中国

桥界关注的焦点，并数次被邀请

去跟邓老一起打牌。

1980 年蒋毅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清华计算机系，被分配到程 01

班（程代表程序设计，也就是软

件班的意思）。负责校教工队的

蒋教授和同是力学系的时学黄教

授就嘱咐蒋毅要为提高学生桥牌

水平做努力。时逢系际桥牌比赛

在即，零字班新生刚入校，大家

彼此还不熟悉，没有现成的搭档，

更不太可能被选进系桥牌队。蒋

毅就申请也被特别许可组织一个

零字班联队参赛。我因为跟蒋毅

清华大学 1980 年秋天入学的

零字班，在短短几周内组织起桥

牌队参加了当学期举办的校内系

际联赛，并一举夺取冠军。接着，

这支零字班联队入主清华学生桥

牌协会，一直到 1985 年夏天毕业

离校。这期间清华零字班涌现出

多位高手，不仅在读书期间称霸

北京桥坛，毕业后在国内外桥坛

上继续驰骋获得卓越成绩。这支

桥牌队伍是怎么崛起的呢？本文

根据多位当年老队员的回忆来记

录这段历史。

零的突破

上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文

革”结束和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

工作，北京居民中盛传的一条消

息就是邓老喜爱打桥牌，这无疑

带来国内特别是北京市桥牌运动

的普遍升温。北京市桥牌运动的

蓬勃发展，又促进和带动了清华

校内桥牌活动的兴起。清华除了

教工桥牌队外，学生的桥牌活动

由 1977 级学长们热心操办，并且

常常举办校内赛事。这里解释一

下清华内部术语：传统上某年级

的简称是以其年份最后一位数字

来称呼，所以 1977 级就是七字班，

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 年

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取得计算机

专业博士学位。1990 年赴美工

作，担任过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杰

出科学家、微软公司 MSN 事业部中国分部总经理、硅谷公司

Mozilla 的全球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等职。曾任斯坦福大学和康

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拥有 22 项美国

专利。现任 Linaro 有限公司全球 CEO。

宫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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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听到他询问谁会打桥牌，

就自告奋勇。经过暂短磨合，我

们俩就成了零字班桥牌队的第一

对搭档。

跟蒋毅相比，我的桥牌学习

之路就太业余了。从小受周边环

境影响，喜欢下象棋。小学开始

被选送到北京市少年宫体校篮球

队，每天下午都要训练，少年宫

有个很强的围棋队，而围棋室就

在篮球训练场外面，路过的时候

经常会看几眼，于是我就对围棋

产生了好奇心，甚至还订阅了《围

棋》杂志，有时间就打打谱。对

纸牌的密集接触，则是 1976 年唐

山大地震之后，那会儿为了防震，

大家都住在外面空旷地方临时搭

建的“抗震棚”里，我们海军大

院好多居民都住在大操场上。加

上北京的学校推迟秋季开学，给

了我们这些学生无穷的空档，一

时间围着大操场有一堆堆打牌的。

我“拱猪”和“三先”的技术从

那个时候开始渐入炉火纯青的佳

境。1980 年高考结束后，父母不

再约束我，碰巧同楼几个已工作

的年轻人和在校大学生都热衷桥

牌，我的牌底子又好，就加入他们，

没日没夜地坐在门洞旁打桥牌。

就是这点功底，加上凑巧和蒋毅

同班，给我在桥牌路上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机会。

一个参加复式比赛的桥牌队

至少要有四位选手。蒋毅和我之

外，还要在全校 2000 多名零字班

同学中再寻觅一对。正在不知如

何寻找之时，第二对选手竟然自

己找上门来，真所谓千里寻他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精仪系

零字班的刘滨辽经历跟我类似，

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迷上了桥牌。

他自己经常跑到当时桥牌普及活

动的热点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去

凑热闹。那里是打双人桥牌，必

须一对选手才可入场。刘滨辽碰

巧撞上了化工系七字班的学长史

明。学长和还没进门的学弟就搭

成一档，切磋牌艺。入校后，学

弟继续找学长打牌，并从那里听

说零字班要组建联队参加比赛。

他想试试报名入队，可是只有自

己不够，还需要自带零字班搭档。

他所在的精仪系学生宿舍在 11 号

楼，同楼住的还有自动化系。他

的发小也是北京五中同学李军（多

年后曾任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院

长）考上了自动化系，宿舍就在

楼下。入校后刘滨辽就常去串门，

这样结识了李军同宿舍的刘欣。

刘欣毕业于人大附中，从小跟着

父亲学桥牌，加上母亲和哥哥，

一家四口正好一桌。这样二刘就

顺理成章结成搭档。据说当时刘

欣跟刘滨辽表示说桥牌只能业余

时间打，学习必须放首位。而刘

滨辽是打牌玩命随叫随到那种，

就担心万一刘欣忙起来自己没牌

打，随后找到五中同学、无线电

系（现电子系）零字班的石丰，

一起练牌，也同时叫上正一起和

石丰在学牌的同班同学曾平。

等刘滨辽联系上我和蒋毅，

距离比赛只有短短几周时间了。

我们三对搭档：蒋毅和我、刘滨

广受欢迎的桥牌运动。图为 2008 全国桥牌千人百团大战赛现场。

（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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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和刘欣、石丰和曾平，六个人

抽空训练与磨合，然后就匆匆上

场了。分组预赛中，用蒋毅的话

就是打得“踉踉跄跄”。那时候

各个系队基本是以七字班同学为

主，所以我们这个零字班联队特

别引人注意。我们先是出线了，

并且在实战中配合得越来越好。

加上蒋毅每次比赛后都会复盘和

指点，等我们进入决赛，零字班

联队强势获得冠军，这已经完全

没有悬念了。七字班老大哥们也

因此拱手让出了清华学生桥牌协

会，由蒋毅任新主席，我们零字

班联队的队员为协会理事，我们

这六位选手组成的队伍后来被称

为“元老队”。

前面提到的力学系教授时学

黄老师则兼任了我们的领队，为

清华学生桥牌的发展付出了很多

心血。除了我们参加各类比赛时

老师总是亲临现场指导外，他还

帮我们争取到很多代表队待遇，

譬如有些现金补助，有时外出比

赛学校派车接送。此外时老师还

找学校安排了在校内南 7 楼的地

下活动室作为我们的训练基地，

里面有很多个房间，很适合每屋

一桌安安静静地打桥牌。

整齐阵容

一个正式经常参加比赛的桥

牌队，即使有六位选手也还是比

较紧张。桥牌比赛每小时打八副

牌，一轮下来至少十六副。一场

比赛一般好几轮，所以常常一打

就是大半天甚至更长时间。而一

场大型比赛则要连续打好几天。

不仅比赛中间需要换人休息，还

要考虑到生病或者功课繁忙无法

参赛的情况，所以最好有八位甚

至更多的常规队员。我们后面几

位选手的产生，跟前面一样的随

机。

在接下来不久的一次校内比

赛中，工物系零字班的一对选手

张宏和张韧被系里七字班学长邀

请代表工物系出赛，跟我们直接

交过手，留下了好印象，就由刘

滨辽去联系，把他们两位拉进来。

张韧是在高考前后，和高中班里

几个对桥牌一知半解的同学凑起

来打。入学后班里张宏、叶宗男、

钱大可和他凑一桌，靠着董齐亮

的《桥牌入门》和周家骝的《精

确体系叫牌法》两本书，边学边打。

随着桥牌在校内的开展，我

们周边出现了更多热爱桥牌的同

学。最突出的是化工系零字班的

杜培刚和土木系零字班的高正明。

其中高正明的桥牌启蒙情况跟别

人很类似，就是高考后在居住的

交通部大院里听说了桥牌，跟着

孩子头入门，再找书进一步学习。

而杜培刚的故事则更富戏剧性。

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去北医探望

高中同学，看到宿舍里《新体育》

杂志上介绍了桥牌，这些内容激

发了他的兴趣，就跟北医的同学

开始学桥牌，后来跟北医桥牌队

打牌。北医的队长认识刘滨辽，

就介绍了杜培刚去认识。刘滨辽

觉得杜培刚才入门不久，水平不

灵，就让他去找另一位化零同学

先练练。杜培刚试了一下，感觉

跟这位同学打牌频率对不上，就

继续东寻西觅。这时候北医的一

位牌友把杜培刚介绍给自己的高

中同学，于是在清华土木系零字

班的李海成了杜培刚桥牌路上的

又一位师傅，也通过李海认识了

同为土木系的高正明。也是通过

李海，认识了他高中牌友，在北

京广播学院的胡向文（后面还会

提到）。

杜培刚追求桥牌的路途虽然

有些曲折，但他凭着自己的执着

和努力，打牌不分昼夜，水平指

数性提高。我们这届清华桥牌队

桥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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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多数人都是骨子硬脾气大的

性格，最不怕的就是挑战或者叫

板。从蒋毅开始，叫牌时常是艺

高人胆大的冒叫，明明打不成局

的牌，硬是能凭技术和胆量做成，

而杜培刚则把这个精神发挥到极

致。

一次比赛中对阵某著名高校

的学生队，看着对手的傲慢姿态，

杜培刚火上心头，最后实在忍不

住了，就直接声明给对方说后面

剩下的三幅牌，不管拿到什么牌，

我们都叫三无将（编者注：指在

无将的情况下，比标准墩 6 墩多

赢 3 墩，即难度更大的赢得比赛

的方式），而且奇迹般的居然都

做成了。这绝活儿杜培刚后来居

然还重演了一次，碰巧是对阵同

一个名校的教工队，忍无可忍了

就宣布剩下的七副牌都叫三无将，

而且都“摸”成了。

我们有时候也自己对阵自己。

在 1982 年的学校比赛中，我们分

成两队参战。一队是蒋毅和刘滨

辽，加上石丰和曾平。另一边是

我和刘欣搭档，加上张宏和张韧，

由刘欣挂帅队长。结果刘欣队压

倒蒋毅队取得冠军。最近大家回

想起这一幕，最佳评论是“蒋毅

挂帅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也是

这次比赛中，杜培刚跑到土木系

鼓动李海，加上任洪春和高正明，

组成土木系队，最后成绩第三，

仅排在两支校队之后。从此，杜

培刚和高正明就逐渐介入桥牌协

会的活动中。

因为我们新生一入校就要准

备打比赛，没可能通过更科学的

办法来选拔队员。虽说选人的过

程比较随机，但从高校和北京市

的比赛成绩来看，随机组合的结

果还是相当不错的。1983 年春节

我们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京市迎

春杯青年桥牌赛并获得冠军，这

次比赛的参赛者不仅限于高校，

而是包括了北京各个行业和单位。

1984 年底，北京举办了第二

届双鹤杯桥牌公开赛。杜培刚作

为参赛队长，加上蒋毅、刘滨辽、

张宏、高正明。因为凑不齐别的

队友，就外带了北京广播学院的

胡向文。由于条件有限，赛期中

都住在杜培刚家，睡沙发和凳子。

吃饭则是白开水对包子，再加维

生素片补充。赛程中力克强劲的

火车头队，两战两平名列全国前

茅的北京男一队和男二队，并小

比分战胜著名的北京女队。最后

一场对阵当时比赛积分最高的文

化宫队。清华出场为杜培刚加高

正明，刘滨辽加胡向文。而文化

宫队前不久刚刚获得全国职工大

赛冠军，风头正健。由于文化宫

队领先太多，清华队必须把对手

打成负分才可能在最后一轮翻

盘。文化宫队觉得宝座已稳，坐

在牌桌上就大谈得冠后准备怎么

庆祝。这下惹火了杜培刚，直接

呛了对手几句。他接着激励其他

队友，干脆甩掉包袱，凶狠出击。

这场牌从头到尾火药味十足，前

半场清华大比分领先，下半场气

氛更加紧张，围观者众多。杜培

刚回忆自己坐着腰都直不起来，

因为后面看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地往前挤。最后清华队经过艰苦

奋战，果然绝处逢生，赢得冠军。

大学期间，由于每个人具体

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全程

参与所有的赛事。有的到了高年

级就很少参加活动的，也有毕业

后继续发展并达到国家级桥牌水

平的。凑巧的是，本文中提到的

这十个人全部是来自北京的考生。

蒋毅是清华附中，我是 161 中学，

民国时期叫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刘滨辽和石丰是 5 中，刘欣和曾

平是人大附中，张宏是实验中学，

1983年北京青年报文章记载迎春杯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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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韧和杜培刚是二中，高正明是

171 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跟北京市桥牌运动推广得

较早有关系？

“清华标准”

打桥牌分为叫牌和打牌两个

部分，都十分重要。叫牌通常是

按照某个约定俗成，学名称为叫

牌体系，这样两个搭档才可以顺

畅沟通，争取叫到最佳位置。国

际桥牌史上有很多叫牌体系，各

有千秋。而牌手的选择也是百花

齐放，各有所爱。当时国内最普

及的是自然叫牌法，一般初学者

都是从这套体系开始。再讲究一

点的也许用精确叫牌法。这两种

体系都有国内出版的教材。我在

大院楼下学打牌也是用自然体

系。

从我一开始跟蒋毅搭档，他

就介绍了一种体系，叫美国标准

或者戈伦标准，因为这个体系的

发明人叫查尔斯·戈伦 (Charles 

Goren)。这个体系当时已经在北

美广泛使用并在世界多个国家流

行，但在国内几乎没什么传播，

我们也从没在牌桌上碰到过用戈

伦体系的对手，除了清华教工队

以外。蒋毅和父亲就是用这个体

系，并提出了不少改进。经过他

们改良的美国标准就成了清华

1980 级桥牌队的叫牌体系。为了

学习这套体系，蒋毅从父亲那里

借来了戈伦教科书的英文原版，

这是我进清华所接触到的第一本

英文原版教科书。

随着清华教工以及学生桥牌

队在北京市不断取得好成绩，这

套改良的美国标准叫牌体系也被

普遍称为“清华标准”。

异类群体

清华学生桥牌队大概是校内

唯一一个既是体育代表队又是学

生社团的组织。作为社团，我们

兼任了在校内推广普及桥牌活动

的任务。我们开办了多期桥牌讲

习班，领队时学黄老师也不惜花

很多个人时间来主讲。我们自己

写讲义，油印后装订成册发给同

学们。记忆中，当时全校学生总

数一万两千多人，其中桥牌协会

的注册会员就有几千人。尤其零

字班桥牌普及程度很高，好多班

级全班都爱好桥牌。

桥牌协会的任务之一是在女

生中推广桥牌活动。当时比较活

跃的几个人松散地组织成了清华

女队，参与的人也不是很固定。

其中只有两位是零字班的，也是

女队的老班底，工物系的范小风

和宋茜。范小风看到同班男生（包

括张宏和张韧）打牌，开始接触

并喜爱上了桥牌。宋茜的父亲会

桥牌，她看到过父亲和朋友在家

里打牌，入校后被范小风拉去打

桥牌。很巧她俩也都是来自北京

的学生，分别毕业于实验中学和

北大附中。她俩除了参加桥牌活

动也都是校体育队的活跃分子，

范小风曾在跳远队和女排，而宋

茜则在全能队、女子手球队以及

滑冰队。

2015 年校庆期间聚会。（从左到右）前排：范小风，蒋毅，宫力，刘欣；

后排：杜培刚，高正明，石丰，钱大可，张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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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桥牌队是异类群体，还有

另外一层意思。这伙人相对自成

一体，很多事情上不太理会别人

怎么看自己。譬如，这些人几乎

个个打牌上瘾。前面说过了刘滨

辽是随叫随到，其他人也是打起

牌经常通宵达旦。那时候学生宿

舍晚上十点半熄灯，为了打牌，

这帮人满处找有亮的地方。高年

级时我在系里做学生工作，住在

宿舍楼把角的学生办公室，里外

套间，里间住两个学生干部，外

间是办公区。最重要的是 24 小时

不熄灯。记得那两年杜培刚常常

晚上带队来找我，借外间打牌。

打桥牌比赛，每一轮比赛（加

上来回路上）至少大半天，而且

回到宿舍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

牌，走马灯似地一副一副的重演。

训练和比赛也意味着常常缺课，

不免影响考试成绩。记得有一次

被校学生会主管社团的负责人叫

去开会，批评我们桥牌队的学习

成绩。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有

各自的应付办法。譬如，平时打

牌不要命的刘滨辽，考试前的两

个星期打死了也不摸牌，以确保

门门过关，毅力就是那么强。

离校之后

五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桥

牌队的成员大都离开了清华，剩

下我一个人在系里继续读研究生。

没了昔日的牌友，我也不再上牌

桌。只是在全校研究生桥牌比赛

时担任过总裁判。

1987 年秋天到英国剑桥大学

读博却意料之外地给了我一个梅

开二度的机会。剑桥大学是全世

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209 年创

建。当时不分科，用现在的话说

那会儿都是神学专业。学校由不

同的学院组成，譬如著名的三一

学 院 (Trinity College) 就 出 了 牛

顿、培根、拜伦等无数世界级大师。

后来逐渐有了现代的科系，但学

院系统仍然保持。这套系统也被

学习到哈佛、耶鲁等学校。近些

年来清华宣布成立的四个书院看

起来也类似这个结构。我所在学

院是耶稣学院 (Jesus College)，是

剑桥比较早的学院之一，成立于

1496 年。

在学院新生酒会上，认识了

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法律系新生，

来自新加坡的 Leonard Goh。他

入学前是新加坡国家少年桥牌队

的选手，到了剑桥不甘寂寞，想

寻个桥牌搭档。这样我就再次巧

合性地与同学组合。由于我俩都

是牌场老兵了，只是稍微对了一

下叫牌法，也没有找人试打几副

练手，几天后就参加了剑桥市的

双人公开赛，而且第一次出征就

一举拿下冠军。在另外一次比赛

中我作为庄家成功地打出了一副

双挤压，事后 Leonard 觉得很有

趣，还写出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专

栏上。

我俩出名以后，被邀请参加

了剑桥大学学生桥牌队的训练。

那边的学生队除我以外清一色本

2017年校庆期间聚会。从左顺时针方向：胡向文（北京广播学院），张宏，蒋毅，张韧，

刘欣，高正明，刘杰（北大），宫力，刘滨辽，杜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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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而且跟清华的运作方式完

全不一样。平日不训练，但每个

周末两天全天十几个小时打牌。

我作为博士生，在一个初来乍到

而且语言不过关的地方，还要适

应完全没见过的研究环境，第一

年末还要面临博士生资格考核，

实在是陪不起每个周末打牌这个

节奏，到了第二学期就自动撤了。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回到竞技

牌桌上。

本科毕业就离开清华的几位

队友，则是排列组合成好几支队

伍，转战北京和国内赛场，有几

个人还参加了北京队。他们频繁

取得优异成绩，在全国比赛中名

列前茅，成了国家级桥牌大师。

蒋毅和高正明搭档获得 1998 年全

国双人赛亚军。高正明和杜培刚

搭档赢得 1992 年优胜杯冠军。

之后高正明作为北京队一员获得

1999 年全国甲级队联赛亚军。张

韧 1990 到 1993 年在北京男队服

役，获得过全国甲级联赛公开组

冠军。他还在桥牌的报刊杂志上

发表多篇论述。他毕业后拜裘宗

沪先生为师，老师的一句话对他

影响很大。“如果你叫的局都打

成了，你一定丢了不少能成局的

机会。”

张 宏 大 学 一 毕 业 就 留 学 美

国，桥牌瘾头只增不减，只要开

车能到的比赛，一般不会缺席。

他搭档前清华女队的戴彬（不是

零字班的），成绩显著，获得美

国桥牌联盟的终身大师称号 (Life 

Master)。 张宏开玩笑道，那是他

到美国后拿到的第一个学位！他

在桥牌水平非常高的美国多次参

加比赛，获得的奖杯摆满了一大

桌，包括美国乙级联赛的奖杯。

范 小 风 1985 到 1988 年 在 北

京女队效力，1988 年在北京友谊

杯赛事上荣获女子冠军。出国后

打过一阵俱乐部比赛。宋茜毕业

几年后先是留学英国曼彻斯特，

接着旅居德国。一路上也时常在

学校和当地俱乐部打牌。

我们在校期间，清华与北大

常常对阵。北大的学生队主要由

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学生组成，包

括了好几名全国竞赛获奖者。现

在还流传为佳话的一次对抗赛，

双方各出八对牌手，共十六对，

打循环双人赛，地点就在我们的

训练基地，南 7 楼地下活动室。

比赛结果，清华取得第一到第八

名。当时北大的头号选手赛后评

论说，我们这一对发挥挺好，在

北大里面排第一。这个比赛传统

近年来演变成每年底的正式对抗

赛，叫做超级京华杯，从 2017 年

开始已经举办三届，清华目前总

比分 2: 1 领先。我们老队员里，

张韧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发展，

每届都赶去助威。

随着各人事业和家庭的发展，

大部分年轻时的战将都已淡出桥

坛。2015 年清华校庆时这些昔日

牌友重聚一堂，回忆往事，聊起

了不少当年的好笑故事。杜培刚

说他有一次参加比赛，自己组织

了一个“清华队”。到了赛场，

遇到老对手，一位桥牌界的元老。

该元老问，“怎么没看到蒋毅？”

杜培刚回说蒋毅没在队里。元老

马上义正言辞地指出，“没有蒋毅，

怎么能叫清华队！” 

梦归故里

弹指一挥间，从清华 1980 级

桥牌队组建到现在已经 40 多年。

感谢清华计算机系 1983 级学妹、

校全能队主力卢旭红的鞭策，经

过与文中讲到的当年牌友的共同

回忆，把这段小历史记录下来。

虽然我们中间出了几位著名

的国家级桥牌大师，桥牌在我们

这些人生涯里都不是主线。男队

队友中，石丰不幸因病于 2016 年

辞世，这篇短文也算是对他的一

份纪念。 

参加清华桥牌队无疑对我们

的人生带来不少影响。不仅锻炼

了头脑，还扩展了朋友圈。因为

新冠疫情被困家中，正好有机会

回顾这段历程，给几位老牌友造

就了多联系的契机，也带来不少

默契的微笑（和狂笑）。我们约

定下次校庆时再聚北京，再来一

桌！




